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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解砖茶主产区茶园表层土壤有效氟含量背景特征，对湖北、湖南４个县市１３９个典型茶园０～３０ｃｍ土
层土壤水溶态氟、交换态氟含量和ｐＨ值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水溶态氟和交换态氟平均含量分别为
０．６７ｍｇ／ｋｇ和０．４９ｍｇ／ｋｇ，主要分布区间分别为０．５１～１．００ｍｇ／ｋｇ和０．６１～０．８０ｍｇ／ｋｇ；湖南省水溶态氟和交换态
氟平均含量分别为０．３９ｍｇ／ｋｇ和０．２６ｍｇ／ｋｇ，主要分布区间分别为０～０．５ｍｇ／ｋｇ和０．２１～０．４０ｍｇ／ｋｇ；各地区水溶态
氟含量顺序为咸宁＞长沙＞安化＞桃源，交换态氟含量为咸宁＞安化＞长沙＞桃源；湖北省大部分土壤ｐＨ值＜４．５，湖
南ｐＨ值主要分布在４．５～５．５，各地区间差异较大。整个调查区土壤ｐＨ值与水溶态氟、交换态氟均呈显著负相关，但
不同县（市）茶园土壤ｐＨ值与水溶态氟含量的关系有所不同，调查地点对土壤有效氟含量状况起决定作用，土壤 ｐＨ
值对土壤有效氟含量的影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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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作为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人体生长发育和骨
骼代谢中起着重要作用，摄入适量的氟对机体、牙齿和骨骼的

钙化、神经兴奋性传导、酶系统的代谢和机体的正常生长代谢

等具有促进作用，而摄入过量的氟则会破坏人体正常的钙、磷

代谢，导致氟斑牙、氟骨症［１－２］、神经毒害［３］、原发性高血

压［４］、颈动脉粥样硬化［５］等。砖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必

需品，由含氟量较高的粗老原料制成，因此砖茶的氟含量也较

高，赵晓宇等在蒙、甘、新、青、川等省区习惯饮用砖茶的地区

收集了３３份茶叶主产区砖茶样品，测定结果，砖茶氟含量均
值为４３１．９２ｍｇ／ｋｇ，是普通茶叶氟含量的９．１８倍，且不同产
地和品种的砖茶氟含量的差异明显［６］。对川西高原的甘孜

和阿坝州１０个县６３２份砖茶的调查表明，各品种砖茶的平均
氟含量在３６７．００～１６７１．２０ｍｇ／ｋｇ之间，平均为９０５ｍｇ／ｋｇ，
含氟量最低的是云南大理下关砖茶，最高的是雅安砖茶［７］。

艾亥特·艾萨等的调查显示，新疆５县２５０份砖茶样的氟含
量范围为５１．６８～１１５１．４８ｍｇ／ｋｇ，均值为５５３．１１ｍｇ／ｋｇ，氟
含量超标率高达８５．２０％［８］。由于长时间饮用砖茶（或砖茶

制品），摄入过量的氟而导致一种慢性中毒性疾病———饮茶

型氟中毒，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地方性氟中毒类型，也是我国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较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９－１１］。

相关研究表明，茶树老叶含氟量与土壤水溶态氟含量呈

显著或极显著正相关［１２－１３］，１芽４、５叶含氟量与土壤水溶态

氟呈显著正相关［１４］。因此，选择与低氟茶树品种相配套的低

氟立地茶园可能是降低砖茶含氟量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

目前有关茶园土壤有效氟含量的调查较少，低氟土壤的标准

尚不清晰。本研究对湖北、湖南砖茶主产区４个县市的茶园
表层土壤水溶态氟、交换态氟含量和土壤ｐＨ值进行测定，分
析土壤湘、鄂砖茶主产区０～３０ｃｍ土壤水溶态氟和交换态氟
含量背景特征，以期为制定我国低氟茶园土壤水溶态氟含量

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取样地点与方法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在湖北咸宁、湖南长沙、桃源、安化等砖茶

主产区选择典型茶园，采集０～３０ｃｍ土层土壤样品，每个茶
园取３～４点混合样，其中咸宁共采集样品１０份，长沙共采集
２３份、桃源９２份、安化１４份，共计１３９份。同时记录地点、经
纬度、海拔、地貌、土壤类型、茶树品种、树龄等信息。土壤样

品带回实验室，遮阴风干，剔除杂物，磨碎过 ２ｍｍ 和
０．２５ｍｍ筛后储存备用。
１．２　测定项目与方法

土壤ｐＨ值采用酸度计测定，用无 ＣＯ２水浸提，土水比
１∶２．５。土壤有效氟的测定采用连续浸提法。称取过
０．２５ｍｍ筛的风干土 １０．００ｇ于 １００ｍＬ离心管中，加
５０．００ｍＬ蒸馏水，加塞称重后，７０±２℃下恒温振荡３０ｍｉｎ，
离心５ｍｉｎ，倾出上清液。用氟电极法测定土壤水溶态氟。
将上述离心管和剩余物称重后，加入 １ｍｏｌ／ＬＭｇＣｌ２溶液
３０００ｍＬ，２５℃恒温振荡１ｈ，离心５ｍｉｎ，倾出上清液。用氟
电极法测定溶液中氟含量，减去残留液中残留的氟，即得土壤

交换态氟。

１．３　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进行处理，采用 ＩＢＭＳＰ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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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１９软件进行描述统计和方差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湖北、湖南砖茶产区茶园土壤有效氟含量
水溶态氟主要指以离子或络合物形式存在于土壤溶液中

的氟，交换态氟是指通过静电引力吸附于黏粒、有机质颗粒和

水合氧化物的可交换正电荷的氟阴离子，两者容易被植物吸

收，被称为土壤有效氟。湖北省和湖南省茶园土壤有效氟含

量的描述统计见表１，频率分布见图１。结果表明，湖北省砖
茶产区茶园土壤水溶态氟含量变化范围在 ０．３５～
１．０６ｍｇ／ｋｇ，平均含量为 ０．６７ｍｇ／ｋｇ，水溶态氟含量低于
１．０ｍｇ／ｋｇ的土壤占 ９０．０％，水溶态氟含量在 ０．５１～
１．００ｍｇ／ｋｇ的土壤占７０．０％（图１－ａ）；湖北省砖茶产区茶
园土壤交换态氟含量的分布范围为０．１４～０．９５ｍｇ／ｋｇ，平均
值为０．４９ｍｇ／ｋｇ，不同茶园土壤交换态氟含量差异较大，变
异系数高达５８．２％，其中土壤交换态氟含量为０～０．５ｍｇ／ｋｇ
和０．５１～１．００ｍｇ／ｋｇ的土壤各占５０％（图１－ｂ）。湖南省土
壤水溶态氟含量的分布范围为０．１１～０．９３ｍｇ／ｋｇ，平均含量

０．３９ｍｇ／ｋｇ，７２．１％的茶园土壤水溶态氟含量分布在 ０～
０．５ｍｇ／ｋｇ，且水溶态氟含量越高分布频率越低（图１－ｃ）；土
壤交换态氟含量的分布范围为０．００～０．６４ｍｇ／ｋｇ，平均含量
为０．２６ｍｇ／ｋｇ，其中９４．６％分布在０～０．５ｍｇ／ｋｇ范围内（图
１－ｄ）。整个调查区域土壤水溶态氟含量范围为 ０．１１～
１．０６ｍｇ／ｋｇ，平均含量为０．４１ｍｇ／ｋｇ，变异系数高达５１．２％；
交换态氟含量范围为 ０．００～０．９５ｍｇ／ｋｇ，平均含量
０．２７ｍｇ／ｋｇ，变异系数５９．３％；调查区域茶园表层土壤水溶
态氟和交换态氟含量均为湖北高于湖南。

表１　不同省份砖茶产区茶园土壤有效氟含量的描述统计

省份
样本数

（个）
形态

有效氟含量（ｍｇ／ｋｇ）

范围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湖北省 １０ 水溶态氟 ０．３５～１．０６ ０．６７ ０．２２ ３３．３

交换态氟 ０．１４～０．９５ ０．４９ ０．２９ ５８．２
湖南省 １２９ 水溶态氟 ０．１１～０．９３ ０．３９ ０．２０ ５１．７

交换态氟 ０．００～０．６４ ０．２６ ０．１３ ５０．１
调查区 １３９ 水溶态氟 ０．１１～１．０６ ０．４１ ０．２１ ５１．２

交换态氟 ０．００～０．９５ ０．２７ ０．１６ ５９．３

２．２　不同砖茶主产县（市）茶园土壤的有效氟含量
湖北、湖南各县（市）砖茶产区０～３０ｃｍ茶园土壤水溶态

氟和交换态氟含量的调查结果见表２和图２。总体上湖北茶
园土壤水溶态氟含量显著高于湖南各地；湖南省３个县的茶
园土壤水溶态氟含量顺序为：长沙（０．４５±０．２４）ｍｇ／ｋｇ＞安
化（０．４０±０．２０）ｍｇ／ｋｇ＞桃源（０．３７±０．１８）ｍｇ／ｋｇ，地区间
无显著性差异。湖北茶园土壤交换态氟含量变化范围较大，

湖南各县交换态氟含量分布较为集中，土壤交换态氟含量顺

序为：湖北咸宁（０．４９±０．２９）ｍｇ／ｋｇ＞湖南安化（０．３６±
０１５）ｍｇ／ｋｇ＞湖南长沙（０．３０±０．１６）ｍｇ／ｋｇ＞湖南桃源
（０２３±０．１０）ｍｇ／ｋｇ。
２．３　调查区域砖茶茶园的土壤ｐＨ值

湖北和湖南省砖茶主产区茶园土壤ｐＨ值调查结果见表

表２　各砖茶主产县（市）茶园土壤有效氟含量

调查地区
样本数

（个）

有效氟含量（ｍｇ／ｋｇ）
水溶态氟 交换态氟 有效氟总量

湖北咸宁 １０ ０．６７±０．２２ ０．４９±０．２９ １．１６±０．３０
湖南长沙 ２３ ０．４５±０．２４ ０．３０±０．１６ ０．７６±０．２６
湖南桃源 ９２ ０．３７±０．１８ ０．２３±０．１０ ０．５９±０．２２
湖南安化 １４ ０．４０±０．２０ ０．３６±０．１５ ０．７６±０．３２

３和图３。湖北省土壤 ｐＨ值由于样本较少，分布较为集中，
变异系数 ５．１％，ｐＨ值分布范围为 ４．１２～４．７１，平均值为
４３９，均为强酸性土壤，其中６０％土壤 ｐＨ值 ＜４．５。湖南省
调查区域的土壤ｐＨ值范围为４．０４～６．１８，不同地区ｐＨ值差
异较大，变异系数９．４％，平均值为４．９６，主要分布在４．５～
５５，占总样本的７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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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省份砖茶主产区茶园土壤ｐＨ值

省份
样本数

（个）

ｐＨ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湖北省 １０ ４．１２ ４．７１ ４．３９ ０．２２ ５．１
湖南省 １２９ ４．０４ ６．１８ ５．００ ０．４７ ９．４
调查区 １３９ ４．０４ ６．１８ ４．９６ ０．４８ ９．８

　　不同地区土壤ｐＨ值描述统计结果见表４，湖北咸宁、湖
南长 沙土壤ｐＨ值均低于５．５，湖北咸宁６０．０％的土壤ｐＨ

值＜４．５，湖南长沙、桃源、安化主要分布在４．５～５．５之间，各
占５６．５２％、７２．８３％、７８．５７％，桃源有 １７．３９％的土壤 ｐＨ
值＞５．５，安化有７．１４％。总体来看湖北土壤ｐＨ值低于湖南
各县，土壤 ｐＨ均值依次为湖北咸宁 ＜湖南长沙 ＜湖南安
化＜湖南桃源，其中湖北咸宁和湖南长沙土壤 ｐＨ值显著低
于湖南安化和湖南桃源。

表４　各砖茶主产县（市）茶园土壤ｐＨ值的描述统计

调查地区
样本数

（个）

ｐＨ值
范围 均值±标准差

变异系数

（％）
分布频率（％）

＜４．５ ４．５～５．５ ＞５．５
湖北咸宁 １０ ４．１２～４．７１ ４．３９±０．２２ ５．１２ ６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０
湖南长沙 ２３ ４．１１～４．９６ ４．５０±０．２４ ５．２６ ４３．４８ ５６．５２ ０
湖南桃源 ９２ ４．０４～６．１８ ５．１４±０．４４ ８．６３ ９．７８ ７２．８３ １７．３９
湖南安化 １４ ４．３０～５．５８ ４．９４±０．３６ ７．３２ １４．２９ ７８．５７ ７．１４

２．４　茶园土壤ｐＨ值与水溶态氟和交换态氟含量的相关性
目前，对于茶园土壤水溶态氟和交换态氟与土壤 ｐＨ值

的关系尚无明确定论，本研究调查的４个不同地区３者相关
关系有很大差别（表５），结果表明，ｐＨ值与水溶态氟、交换态
氟均呈负相关，达显著水平。在调查地区作为控制变量条件

下，对茶园表层土壤 ｐＨ值与土壤水溶态氟和交换态氟含量

进行了偏相关分析，土壤ｐＨ值与土壤水溶态氟、土壤交换态
氟含量的偏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０８４和 －０．０７１，而土壤 ｐＨ
值与土壤水溶态氟、土壤交换态氟含量的简单相关系数分别

为－０．２０８和 －０．１７７（Ｐ＜０．０５），表明调查地区对土壤有效
氟含量状况起决定作用，土壤ｐＨ值对土壤水溶态氟、土壤交
换态氟含量的影响较小。

表５　茶园土壤ｐＨ值与土壤有效氟含量的相关系数

氟形态 湖北咸宁 湖南长沙 湖南桃源 湖南安化 湖南 调查区 偏相关

水溶态氟 －０．６４８ －０．５８０ ０．３０２ －０．１５３ ０．１２０ －０．２０８ －０．０８４
交换态氟 ０．８４１ ０．３６７ －０．２４０ ０．２０９ －０．２１１ －０．１７７ －０．０７１

３　讨论与结论

３．１　调查区域与其他地区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土壤水溶态氟
含量比较

马立峰等测得湖南砖茶产区桃江县茶园０～２０ｃｍ土层
土壤水溶态氟含量在（０．０３～０．２６）ｍｇ／ｋｇ之间，平均含量为

（０１１±０．０６）ｍｇ／ｋｇ；临湘市０～２０ｃｍ土层土壤水溶态氟含
量在 ０．０７～０．６７ｍｇ／ｋｇ之间，平均含量为 （０．２２±
０．１８）ｍｇ／ｋｇ，属于土壤水溶性氟含量较低的地区［１４］。杨阳

调查结果，湖南益阳和安化水溶态氟含量分别为０．６３ｍｇ／ｋｇ
和０．６６ｍｇ／ｋｇ，桃江和临湘水溶态氟含量分别为０．４５ｍｇ／ｋｇ
和０．４６ｍｇ／ｋｇ［１５］。本研究调查结果，湖南长沙、安化、桃源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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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主产区茶园土壤水溶态氟含量分别为（０．４５±０．２４）、
（０４０±０．２０）、（０．３７±０．１８）ｍｇ／ｋｇ。相同地区调查结果差
异较大，主要由调查地区的土壤差异、土样采集及测定的方法

差异所致。

王凌霞等调查显示，湖北省赤壁、谷城、英山、大悟、咸安、

竹山、夷陵等地０～２０ｃｍ茶园土壤水溶态氟含量为０．２～
６．１ｍｇ／ｋｇ（均值１．８ｍｇ／ｋｇ）［１６］。恩施地区５种茶园土壤的
水溶态氟含量为０．４７～１．１８ｍｇ／ｋｇ（均值０．９７ｍｇ／ｋｇ）［１７］。
荆州市农田和草地０～２０ｃｍ土层土壤水溶态氟含量变化范
围为０．２２～４．５６ｍｇ／ｋｇ，平均值为１．７４ｍｇ／ｋｇ，土壤水溶态
氟含量 ＞１．２５ｍｇ／ｋｇ的占 ６６．０９％，＞２．２５ｍｇ／ｋｇ的占
２９９４％，＞３．２５ｍｇ／ｋｇ的占４．５２％［１８］。本研究调查的湖北咸宁

砖茶产区茶园表层土壤水溶态氟含量在湖北省属于较低水平。

其他非砖茶产区茶园土壤水溶态氟含量变化范围较大，如

浙江部分绿茶产区茶园０～２０ｃｍ土层土壤水溶态氟含量为
００４～０．６０ｍｇ／ｋｇ，平均值为 ０．１９ｍｇ／ｋｇ［１９］；浙江遂昌茶园
０～２０ｃｍ土层土壤水溶态氟含量为１７７６～３．９２１ｍｇ／ｋｇ［２０］；
江苏典型茶园 ０～２０ｃｍ土层土壤水溶态氟含量范围为
０．０５～１．７９ｍｇ／ｋｇ［２１］；安徽、江苏、浙江产茶区 １３个茶园土
壤水溶态氟含量在０．７１～６．７８ｍｇ／ｋｇ之间［２２］。本研究调查

的湖北、湖南砖茶主产区茶园土壤有效氟含量并不属于高水

平，土壤有效氟含量并不是砖茶中氟含量过高的主要因素。

３．２　土壤水溶态氟含量的影响因素
母质是影响土壤水溶性氟含量的主要因素，而且土壤水

溶性氟含量由北向南呈减少的趋势，地带性差异较为显

著［２３］。土壤水溶态氟含量与土壤类型有关，潮土中水溶态氟

含量最高，为１．８６ｍｇ／ｋｇ，其次是水稻土，为１．７６ｍｇ／ｋｇ，酸
性的棕红壤含量最低，为０．５５ｍｇ／ｋｇ［１８］。

ｐＨ值是土壤化学性质的综合反映，土壤中氟的溶解度受
ｐＨ值影响很大，土壤酸碱度是水溶态氟含量的重要影响因素
之一，已有研究结果［２４－２５］与本研究的结论类似，即不同地区

土壤ｐＨ值与水溶态氟含量的关系有所不同，一般土壤水溶
态氟与ｐＨ值呈正相关，但也有可能呈负相关。如在湖北荆
州ｐＨ值低于７．５的土壤中，水溶态氟含量随着ｐＨ值升高显
著增加，但对于碱性土壤（ｐＨ值 ＞７．５），水溶态氟含量与 ｐＨ
值之间并无明显相关性［１８］。而在崂山地区，土壤水溶态氟含

量与土壤 ｐＨ值却呈极显著负相关［２６］；安徽、江苏、浙江的数

据显示，土壤水溶态氟含量随土壤ｐＨ值、阳离子交换量和黏
粒含量的增大显著下降，随有机质含量增加而显著增加［２２］。

有的研究认为随着土层深度增加，土壤水溶态氟与 ｐＨ值的
相关性降低，０～２０ｃｍ土层二者存在显著正相关性，２０～
４０ｃｍ土层二者存在相关性，４０～６０ｃｍ土层二者无相关性［２０］。

除此之外，土壤理化性质也对土壤水溶性氟含量产生影

响。王凌霞等在湖北的研究表明，茶园土壤水溶态氟含量与

土壤ｐＨ值、ＣＥＣ和交换性 Ｃａ呈显著正相关，交换态氟含量
与黏粒含量、ＣＥＣ、无定形 Ａｌ、游离 Ａｌ和游离 Ｆｅ都呈极显著
正相关，水溶态氟与交换态氟亦呈显著正相关［１６］。

３．３　结论
湖北省砖茶主产区水溶态氟和交换态氟平均含量分别为

（０．６７±０．２２）ｍｇ／ｋｇ和（０．４９±０．２９）ｍｇ／ｋｇ，湖南省砖茶主
产区水溶态氟和交换态氟平均含量分别为（０．３９±

０．２０）ｍｇ／ｋｇ和（０．２６±０．１３）ｍｇ／ｋｇ，各地区水溶态氟含量顺
序为咸宁（０．６７±０．２２）ｍｇ／ｋｇ＞长沙（０．４５±０．２４）ｍｇ／ｋｇ＞
安化（０．４０±０．２０）ｍｇ／ｋｇ＞桃源（０．３７±０．１８）ｍｇ／ｋｇ，交换
态氟含量为咸宁（０．４９±０．２９）ｍｇ／ｋｇ＞安化（０．３６±
０１５）ｍｇ／ｋｇ＞长沙（０．３０±０．１６）ｍｇ／ｋｇ＞桃源（０．２３±
０１０）ｍｇ／ｋｇ。湖北省大部分土壤ｐＨ值＜４．５，湖南ｐＨ值主
要分布在４．５～５５。各地区茶园０～２０ｃｍ土壤 ｐＨ值依次
为湖南桃源（５１４±０．４４）＞湖南长沙（４．５０±０．２４）＞湖南
安化（４．９４±０．３６）＞湖北咸宁（４．３９±０．２２）。

整个调查区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ｐＨ值与水溶态氟、
交换态氟均呈显著负相关，但不同调查地区茶园土壤 ｐＨ值
与水溶态氟含量的关系有所不同，调查地点对土壤有效氟含

量状况起决定作用，与之相比，土壤 ｐＨ值对土壤水溶态氟、
土壤交换态氟含量的影响相对较小。

本研究调查的湖南和湖北砖茶主产区茶园土壤水溶态氟

和交换态氟含量背景值并不高，但是所生产的砖茶产品中氟

含量却很高，因此茶树对土壤中氟的吸收和累积可能与其他

土壤地理条件对茶园土壤的供氟能力、赋存形态转化的影响

有关。茶树氟含量的调控，不仅要注重茶园选址，还要重视调

控茶树对氟的吸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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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５．１　主要结论
研究表明，农民的合作需求及理念、对合作组织的认知

度、合作效果的信任度以及合作行为的协调成本等直接影响

着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运行与发展。政府作为农民组织化

的主导力量在宣传引导、资金投入、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缺欠，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合作组织的认知程度以及合作组织

的组建与规范发展。多种因素影响着农民合作组织的运行效

果，而管理者素质和能力则是关系农民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因素之一。

５．２　政策建议
政府、农民和农民合作组织是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多方联

动，形成合力是推进农民组织化进程的关键。

５．２．１　多管齐下，强化农民主体作用　一是培育现代农村社
会资本，加强农民合作文化建设。在挖掘提升以“血缘”“地

缘”为基础的农村传统社会资本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宣传和

制度建设，培育现代农村社会资本，即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

础上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理型社会资本［１］；加强农村

社区建设，增强农民的共同体意识和公共精神；积极培育市民

社会，加强社会规范和现代价值观念的供给以及社会信任体

系建设。二是培育农村精英，增强农民组织化的内在动力。

加强体制内农村精英———村干部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挥其农

民组织化“促进者”和“管理者”的作用；建设学习型农村，培

育新型农民和体制外农村精英。三是改善农业劳动力结构，

增强农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加强农业劳动力培训，实现劳

动力由体力型向知识型、技能型、经营型转变；加快城乡一体

化进程，吸引青壮年劳动力留守农村，建设农村；推进农村土

地有偿流转，改变“农户 ＋小块土地分割承包”的状况，发展
适度农业规模化经营。

５．２．２　政府适度参与，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一是宣传引导与
典型示范双管齐下，强化农民合作意识与行为。二是提供政

策支持，营造农民组织化的良好环境和发展空间。激励组织

主体，催生并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提供财政、金融、

技术、市场信息等要素支持，扩大经营规模，拓展服务功能，突

破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瓶颈；适度强化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中

“统”的功能，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重新打造农民组织化的传

统载体。三是加强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促进农民合作组织

规范化。各级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框架下，还需出

台具有约束力的地方性条款或规章制度，用以引导、规范各种

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离不开政府的

支持。但政府应把适度行政参与手段视为一种组织资源加以

充分有效地利用，指导而不介入，保证农民合作组织的“草根

性”［２］。

５．２．３　提高合作组织运行效率，增强吸引力、凝聚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　一是明确定位。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合作组
织在遵循组织利益与组织成员利益高度一致原则的基础上，

首先要把盈利最大化作为组建和发展的宗旨和根本目标。二

是产权明晰合理。产权关系是农民合作组织中各种经济关系

的基础。在按劳分配为主的基础上，合理设置股金结构，逐步

建立以社员为主体的产权制度［３］。三是实行农民合作组织

企业化管理机制，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和效益，为组织成员凝成

利益共同体和提高一体化程度提供物质基础。招聘并有效激

励训练有素的经营管理人才；建立健全组织规章制度和组织

管理机构，通过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规范成员的经济行

为，增强农民合作组织自我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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